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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指歸 辨訛謬 
──《藏園群書題記》籀讀 
陳仕華* 
提 要 傅增湘《藏園群書題記》共五八〇篇，按四庫分類，編為二十卷，其
篇數、字數是歷代題跋書目之冠。余嘉錫《題記》序謂其所作藏書題記，「於板
本校讎二者，自道其所得，實能開自來目錄家所未有」。本文試從撰者生平、著
書之緣起及大旨得失、探求板本源流異同、校勘文字蒐集佚文、尊重前賢廣引博
徵、自抒議論與記得書經過六方面，剖析其體例，以反映題跋記發展之軌跡。並
進而窺見如何藉此謀畫，出版善本，化身千百，以廣流傳。以求善本能為大眾所
利用，而吾國之文化能因以不墜。 
關鍵詞 目錄學 題跋記 傅增湘 藏園群書題記 
傅增湘（1872-1950）字沅叔，晚號藏園，取東坡詩「萬人如海一身藏」之意。
四川江安人。早年入保定連池書院習業，光緒三十四年中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散
館授編修。宣統元年官直隸提學史。民國初年曾任日本留學生監督、北洋政府
諮議、約法會議議員、教育總長及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等職。 
傅老是近代著名之目錄板本學家，藏書之所曰雙鑑樓，所儲甚富，尤多善
本。除擇其罕見者如宋本《周易》單疏，元本《困學紀聞》等自行影印外，上
海涵芬樓輯印《四部叢刊》，其底本即多有假自雙鑑樓者。傅老編著有《雙鑑
樓善本書目》、《續目》、《藏園老人遺稿》、《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》、
《宋代蜀文輯存》等。其中《宋代蜀文輯存》一百卷，包括四百五十位四川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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賢，二千六百餘篇文章。序文云：「發兩宋沈晦之文章，以存千百輩蜀賢之志
事。」可謂實現其念茲在茲生為蜀人，宜對故鄉有所建樹之心願。 
一 
《題記》初集八卷一百六十二首，皆歷年載於天津國聞周報，曾四次彙刊
為《藏園群書題記》一至四集。民國二十七年戊寅，取後此所作一百四十八首，
編為六卷（第六卷為補遺），以仿宋聚珍本排印，題曰續集。嗣以先行於世之四集
售罄，民國三十一年壬午略加釐正，重事編排，析為八卷。次年仿續集版式刊
行。前集目錄後附傅老識語。續集冠民國二十七年武陵余嘉錫序。按續集各篇，
多曾刊載於《國立北平圖書館刊》、《圖書館學季刊》等，取與續集相比，每
略有出入，蓋彙印時曾經傅氏修正，故可視為定本。傅老生平藏書二十萬卷，
其中以善本手自校勘者，約一萬六千卷。加之交游既廣，南北徵見。又曾訪書
東瀛，經眼善本，撰有《藏園東遊別錄》。故閱目既多，鑑別自精。 
1938 年後，傅老又撰作不已，嘗反復披閱，屢有增刪，欲編成三集八卷，
未及問世，而撒手辭世。迨至 1989 年《藏園群書題記》出版，是原初集、續
集、三集的總匯重編本，共五八○篇，按四庫分類，編為二十卷，其篇數、字
數是歷代題跋書目之冠。 
二 
余嘉錫《題記》序云：「藏園聚書數萬卷，多宋元秘本及名鈔精槧。聞人
有異書，必定從之假讀。……暇時輒取新舊刻本，躬自校讎，……所校都一萬
數千卷，皆已定可繕寫。每讀一書，輒為題跋一首，敘板本之同異，辨字句之
譌謬，燭照數計，既精且博。至於撰人仕履，著書旨意。必詳人所不能詳，其
常見者則略焉。」並謂「使學者因以窺見板本文字之異同，於讀書知所別擇。
蓋先生嘉惠後學之心，如此其拳拳不已也。」又云：「至於校讎之學，尤先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 傅熹年整理：《藏園群書題記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 年 6 月），1105 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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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門名家。平生所校書，於舊本不輕改，亦不曲徇。務求得古人真面目。……
故其所作藏書題記，於板本校讎二者，自道其所得，實能開自來目錄家所未有。」
故余氏稱讚其書「與《四庫提要》合而觀之，而後《隋志》所稱劉向『論其指
歸，辨其訛謬』者，義乃大備。」蓋「辨其訛謬」則書之大旨明，欲書之大旨
明，除詳讀一書之內容外，其校勘之事豈可不為。而欲為校勘之事，則一書之
板本焉能不明。是則藉由板本甄別、校勘訛謬，然後可「論其指歸」。庚午年
（1930）傅老《雙鑑樓藏書續記序》云：「舉凡行格、版式、卷第、編次、序跋、
題識、收藏印章，咸著於篇，用資稽考。至如板本源流，文字異同，披校所及，
亦綴簡末。」後之《題記》多倣是例，是知異於一般體制，進而有提要之性質。
故必有可論者，今試剖析如下： 
撰者生平 
《題記》於見諸四庫之書，則略其撰人仕履，不見四庫者，則詳考之。此
知人論世之意。故於〈士禮居鈔本吳梅村詩箋跋〉（頁八六九），以為梅村「身
閱桑海，出處情緒，多可憫傷，故其詩觸事抒懷，含情隱約。若徒賞其詞采豐
華，音節淒厲，而不悉其身世之源委，時事之遷流，則託興深微，其於知人論
世之旨去之遠矣」，故對於程迓亭之詳箋其事蹟，而於「詞旨典實，多付闕如」，
不以為意。又如徐健庵所撰《遂園褉飲集》，跋語記其在領故宮圖書館時，於
懋勤殿搜得秘篋中，儲故牘六七十通，皆江南士民控訴健庵不軌之事（頁九八
〇）。但於再跋時又記健庵恐為人所構陷，與夙所聞者不同，故備錄秦小峴〈遂
園修褉補圖書後〉，以為參證。足見其治學態度嚴謹，論人不苟。（頁九八二）
又如〈龔孝拱手書小學三種跋〉（頁五二）引譚復堂所為傳略，則重在辯駁「世
傳其導引英軍焚圓明園事，皆非事實」，以還其名譽。至於〈校寫本陳柏玉文
集跋〉（頁五六九），則記載傅老請北洋女學之學生合寫其集，並將其姓名籍貫
事蹟，記其跋後。以誌不忘，是其鈔者亦為之誌。 
著書之緣起及大旨得失 
《題記》多能詳著書之緣起及大旨得失，此為涉學指導之意。如〈四庫館
寫本春秋會義跋〉（頁二九）引徐松《宋會要輯稿》崇儒門求書類之記載，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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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此書在宋南渡初已有盛名，且經進御矣」，是明其著書緣起。又如〈校靖康
要錄跋〉（頁一一五）中因徐夢莘《三朝北盟會編》未載此書，遂定成書年代當
在紹熙以後，「其時《建康實錄》因以告成，朝士可得寓目，有志者追維虜禍，
發憤而成此篇，以為和戰紛紜，因循誤國之烱戒」。此定成書之年代。 
《題記》亦記書之篇目，如〈校朝鮮史略跋〉（頁一七一），即載卷一紀東
國古事，卷二新羅紀，卷三至卷六皆高麗紀。又如〈宋江西詩派本東萊先生詩
集三卷外集三卷書後〉（頁七二二）將外集三卷目錄抄錄一過，則其書之大旨自
明。又如〈校蜀鑑跋〉（頁一三七）中指正方正學與四庫館臣皆未能觸及書之本
意，並以當時史書為證，以明其大旨，云：「推其書成之日，正韃靼陷蜀之時，
序言中興以來，保蜀如元氣，世歷百年，外有虎噬之虞，內懷赬勞之憂，蜀之
為蜀，非全盛比。則所由燕居深念，目擊心動者，固凜凜於禍至之無日，而非
徒為無病之呻吟，危詞以聳聽也。」以見作者著書之深意。 
又如明代遺老顧亭林撰《歷代宅京記》，傅老跋云：「彙集歷朝建都方域
制度，以成此書，……以求古今興衰之迹，後之謀國者，宜可以深長思矣。」
（頁二〇一）直寫亭林胸臆，而書之大旨亦明。 
至於評騭書之得失，傅老亦頗精到，如〈汪鈍翁手評杜工部全集跋〉（頁
五九〇）中，則直指其「詞意簡略，或標領名句，或撮舉單詞，或遇人事物品粗
加詮釋，而於詞旨精要，篇章構造，絕少論及，蓋詩學本非當行，此乃瀏覽之
餘，興到偶而命筆，故不能如竹垞義門之精詣也」。《題記》更有於跋中因文
論人者，如〈薛許昌詩集跋〉（頁六二七）中云薛能於詩中疵議孔明，而其身為
人所逐，辱身喪家而僨國事，可謂「蚍蜉撼大樹，可笑不自量」而致其哀。《題
記》評品文章，自有其見解。 
探求板本源流異同 
余嘉錫序嘗云傅老之於書「如貪夫之攏百貨，奇珍異寶，竹頭木屑，細大
不捐，手權輕重，日辨真贋，人不能毫髮欺，蓋其見之者博，故察之也詳」，
故《題記》中多詳板本源流異同，如〈明金臺汪諒刊本史記跋〉（頁六九），首
起即緣記明刊《史記》後世通行稱善本者，有震澤王氏、金臺汪氏、關西廖氏
及秦藩府刻凡四本，且一一敘其所源，較其優劣。而傅老此意，即在校勘時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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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用異本，以求正確。如〈宋本謝宣城集跋〉（頁五二二）即將十一種板本，臚
舉於後，並考其源流得失之故。〈校北夢瑣言跋〉（頁四二〇）云：「昔人謂不
盡觀天下書，慎勿妄下雌黃，余更為之進一解曰，讀書不得舊本，慎勿輕言校
勘。」若未能多見舊本而校，則其書必多誤。《四庫全書》所收郭允蹈《蜀鑑》
即因未能多見舊本，致刪乙增改者，通七百二十餘字。（頁一三五）如按語於卷
五「晉安帝元興二年二月，桓玄僭位句」，今本脫「興二」兩字，而四庫館臣
云「以與史不符，疑之」，是不知其奪兩字，而有此謬誤。故傅氏於〈校明鈔
本李衛公文集跋〉（頁六二一）中謂「古鈔名校具有神解」。但事亦未必盡然，
如明鈔《抱朴子》，從道藏本出，而文字淆誤者甚多，傅老以為「其誤亦自道
藏啟之，學者尊為古本，遂循習而未察耳」（頁五二一），是亦非古本為最佳。
又如《四庫全書》大典輯本，即以館中初錄原本，未經館臣潤色筆削者為佳，
證之《雪山集》（頁七三〇）、《山房集》（頁七四七）可知。故傅老於跋中謂：
「余言益可自信矣」。 
自錢曾《讀書敏求記》喜論板本刊雕之工拙，後人踵事增華，於雕板之記
載，更為精細。傅老《題記》亦多載書之行格、字體、刻工、避諱、鈐印等多
項，如〈淳熙刊小字本通鑑紀事本末跋〉（頁一二七）即以上述諸項，定宋時小
字有四本，並云：「世人矜言板本之學，大抵窮搜目錄，考其行款，或參摩書
影，記其格式，遂謂綱要盡在是矣。然此第為尋行數墨者言耳，若欲確定年代
先後，風氣遷移，與夫修補重刊，初開晚印之異趣，非博通廣覽，親見原書，
殆未易以空言而懸決也」。此言親見原書，為鑒定之不二法門。而所謂「猶有
古人寫書遺意」（〈北宋本范文正公文集跋〉頁六五三），是皆需親炙其書，方能體
會。尤其是賈人剜改之跡，頗難深察，《宋本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跋》（頁
九二七）云：「又前丁、前辛兩集細審標題下，及版心書名下，皆有補綴痕，余
意此兩字必為後集，賈人剜去以彌此闕，《提要》謂後集佚去者，蓋視之未諦
耳。更可異者，各集皆序記書論之文，此兩卷以章奏之文插入，要為不倫，此
又可斷為取後集孱補之一證也」。可見傅老心思細如毫芒，能見人所不能見。 
校勘文字，蒐集佚文 
明辨板本源流異同，其旨即在窺見板本文字之異同，以辨別字句之譌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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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元本韓魯齊三家詩考跋〉（頁一三）中載楊協卿盛稱元本較勝，而詆《玉海》
通行本舛謬百出，待傅老以之校勘，則遠在《玉海》本之下，與楊氏所云正相
反。此皆因楊氏「校讎未嘗致力，偶儲殘帙，特自矜異，且未覯其全，深為惋
惜，頗有敝帚千金之意，若悉心勘讀，將不待終篇，而已惘然自失矣」。故書
是否為精善，需待校勘方知。又如傅老以宋寫本《楊太后宮詞》校毛氏綠君亭
刊本，發現毛本譌誤滿紙，其跋云：「汲古刊書，久稱世業，咸推善本，且又
親見宋人原帙，乃輒逞私臆，輕改古書，竟訛失至此。則其他梨棗紛綸，連車
塞棟者，又豈堪盡信耶。」（頁七四八）是名家刊本，亦需校勘方知是否精善。 
《題記》中載錄校記，往往連篇累牘，甚且將校例表出，如〈校本文苑英
華跋〉（頁八九四）中即列訂正之事，分為數端：異字、疑字、脫訛、脫句、補
注、錯簡、脫全篇、脫全葉、補校記、補撰人等諸大項。於校讎之學，大有裨
益。 
傅老於《題記》中因校勘而蒐得之佚文亦皆表出，如〈校蘇伯脩滋溪文稿
書後〉（頁八〇八）中載得佚文二十七篇。〈校唐國史補跋〉（頁四一八）中以《太
平廣記》校，可補者四條。〈元本韓魯齊三家詩考跋〉（頁一三）謂元本有〈三
家傳授圖〉及文及翁〈序〉，各本皆不見，賴此本補出。此皆附誌於《題記》
中，冀後人得以補輯。校勘文字，蒐集佚文，其拳拳於此者，皆為期能見原本
之書，但傅老於校勘更有另一層認識，嘗序《舊五代史輯本發覆》（頁一〇六四）
云： 
或謂援菴之於《薛史》其致力可謂精專，然使一旦原本復出，則今日勤
勤所獲者，異時或委之如敝屣，視之若筌蹄矣。以余觀之，竊不謂然。
夫古刻雖珍，祇足供校讎之用，若此編之作，則抉取點竄之文，以推求
避忌之意，當時似隱為規約，故館中諸臣，雖鴻碩魁儒不得不執筆俯仰，
以從其後。用特區為事例，使學者知《薛史》絕續之交，尚存此一段公
案，以待後世之亭平，非僅以訂訛補逸為能事，則此編固宜附《薛史》
以長存，而援菴窮年焠掌之功為不徒矣。且匪獨此也，凡有清一代敕編
之籍，官撰之書，皆可遵循此例，窺尋筆削之旨，以揭其縛束鈐制之威，
是援菴此作寧獨為《薛史》發其覆乎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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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老亟欲以援庵之校勘輯本，而窺尋清廷筆削之旨。其所見者大矣。非僅以訂
訛補逸為能事，可見校勘學之另一深層作用。 
尊重前賢，廣引博徵 
《題記》中頗見引用原書序跋，如〈百粵風土記跋〉（頁二二八）中即載錄
謝肇淛自序。〈鈔本逃虛類稿跋〉（頁八四四）引姚廣孝自序，並云「此書未見
刻本，因錄其原序於後」。亦錄後人題跋批註語，如〈徐北溟補注顏氏家訓跋〉
（頁三五五）即錄嚴久能手跋兩通，並徐氏眉間批註語。〈宋撫州本春秋經傳集
解殘卷跋〉（頁二四）及〈宋刊本方言跋〉（頁四七）皆載錄李盛鐸題記，於今人
之題記，能擇善而從之。今檢《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》皆不見此文。《題
記》於後人讀書筆記亦多引用，如〈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跋〉（頁九二二）中，
為辨嚴鐵橋是否攘孫星衍之作為己有，而條列引用：李申耆《年譜》、俞樾《癸
巳存稿》、《譚復堂日記》、楊惺吾《晦明軒稿》等諸家之言。如此廣引博徵
除尊重前賢外，讀者亦可於諸文中，知著書之緣起大旨。而引錄序文，蓋為著
者所自撰，當較他人之言，深切著明也。 
自抒議論與記得書經過 
傅老身當亂世，讀書每有所感，則於《題記》中自抒議論，橫肆激昂。如
〈明鈔本大金國志跋〉（頁一五八）即以近三千字之篇幅，論述大金由叛遼而至
亡國之事蹟。並云：「竊見國家敗亡之兆，常伏於全盛之時，其持盈保泰之機
緘。秉國者宜先事而立防，毋事至而圖救，則於國本治原之道，其庶幾矣」。
又如〈漢天師世家跋〉（頁五二八）於傳本略為敘述後，即「因茲書所述，撮其
大要，列為世表，舉其肇始之原與夫昌大之故，裨談宗教者有所考焉」，此文
對研究中國道教史者，當有助益。 
《題記》中亦頗記得書求書經過，或記賣者因病求藥餌之資，感其言而持
金載之以歸（頁四七〈宋刊本方言跋〉）。或經六年，流傳數姓，而卒入篋藏，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 張玉範整理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85 年。 
 余嘉錫：《目錄學發微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7 年），頁 8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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謂「於茲書殆有夙緣」（頁七六〈宋刊本後漢書殘本跋〉）。或因書未能求得完秩，
則揭其大略，並謂「並世藏家有庋存是編者，敬當望風百拜，求為一瓻之假設，
設如萬分之一，使原書復出，闕卷適符，則豐城劍合，樂昌鏡圓，更可為書林
增一佳話，此尤鄙人所馨香禱祝而冀得一遇者也」。（頁二七六〈影宋本閫範跋〉）
此皆可見傅老求書之真性情。藏書家既有裨於學術，則其生平大略，闇而無聞
者，亦當有所表彰，故如〈宋刊殘本西漢會要跋〉（頁二五五）、〈明鈔本北堂
書鈔跋〉（頁四六二）皆載藏家寶康事蹟。此皆可為藏書家之史料。 
又如〈宋刊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跋〉（頁六八一）中云：「余嘗
謂古書名翰，數百年來歷劫僅存者，其光氣必騰溢於天壤。後人實愛摩挲，其
意志專誠，上與古人之精神陰為契合，而冥漠中似更有神物以護持。其間必不
任其磨滅銷沈，隨水火塵埃以俱逝。故余生平所獲殘籍，茍其珍奇罕覯者，往
往窮搜博訪，不旋踵而離者使復合，缺者乃更全，彼其相值之巧，若有鬼神來
相詔語」。詳述因緣，誌諸卷尾之意，乃在「使後人得吾書者，尚冀勤加護持，
勿負余之苦心可耳」，其寶愛之心油然可見。 
《題記》文辭流麗，讀來盎然有趣，如〈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
跋〉（頁一四）記其校後之情境：「時大雪初霽，園林皎然，玉潤珠暉，清光襲
人几案間，與冷淡生活之趣相映發。笳鼓嚴城中，乃有蕭然物外之想。吁，可
樂也。」此書校於癸酉（1933）二月，當時日寇侵華，傅老故有此語。而傅老於
家國之思與嗜書之情，常躍然紙上。如〈宋本宛陵先生集跋〉（頁六六一）中云：
「藏園居士記於暘台山麓清泉吟社。時環山十餘里，杏林怒發，連岡被嶺，雲
蔚霞蒸，可謂錦繡萬花谷矣。目炫紅紫，手玩丹鉛，嬉春勝賞，惜不得素心人
共此晨夕，掩卷為之憮然。」讀之珊然可愛。其流瀉校書之心情，有黃蕘圃題
記之意致。故讀之不致枯躁乏味，使人掩卷釋手。 
三 
如上所述，《題記》成果豐碩，自然與傅老所見者多有關，能左右逢源，
自出見地。而其於 1929 年卸任故宮圖書館館長之職，即赴日本訪書，能見域外
遺珍，增廣見聞，而多所假借。除此之外，藏書題記之體制亦有其發展之路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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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其至張金吾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已匯合書目、題跋記、解題、輯錄序跋四者
而成一完整結構。《藏園群書題記》正反映此種發展。 
晚清之際，因世局變亂，私家藏書樓逐漸沒落，珍秘散出，尤以皕宋樓藏
書售與日人，衝擊最大。董康所謂「古芬未墜，異域言歸，反不如臺城之炬，
絳雲之燼，魂魄猶長守故都也」。當時士人之心情由此可知。《題記》〈宋拓
本隸韻跋〉（頁五五）記其本遞藏數姓，並云：「今芍圃雖幸獲藏，然駸駸又不
自保矣！嗚呼！以寥寥之殘帙，百餘年來流轉者凡歷六七姓。《雲烟過眼》，
公謹所以名篇。後此之墜雨飄風，正不知屬諸誰氏。摩挲展翫之餘，不禁感喟
橫集矣。」藉此圖籍之遞藏，頗見其世事無常之感。加之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
十九日涵芬樓為日寇炮火所燬，次日傅老馳電張菊生，殷切相詢，所謂「時
事萬變，前途茫茫」，是皆可見傅老面對亂世之心境。故題跋記不再只是載記
善本，炫奇耀世而已，而重在記藏家遞藏情形，板本之異同。假觀借閱，雖驚
鴻一瞥，亦詳細記錄。期能羅列眾本，以求精善之本。此在《題記》中皆能一
一考見。 
世亂日亟，而藏家之散出愈多。蒐集善本，固是一事，而能將之化身千百，
輯印成叢書，則更為美事。故黃氏士禮居創之於前，楊氏《古逸叢書》倡之於
後。傅老更拳拳於此，如〈寫本歷代宅京記跋〉（頁二〇一）云：「余以宅京之
利害，深繫於國本，而朱刻所刻乃紕謬如是，故舉其失，冀得有志之士，據來
賢堂本，以廣其傳。庶治史者得以參稽，無或沿訛襲謬，以大負先生纂述之勤，
則幸矣。」傅老於壬子年得宋慶元尋陽郡齋刊本《方言》，此本清初歸季滄葦，
《延令宋本書目》著錄，後則無所見。至光緒中葉為盛伯羲所獲，意欲重刊，
而有志未竟。故傅老銳志刊布，以公諸世。「先付日人小林忠治郎精印坷羅版
百部，又經故人吳佩伯在天津官報局石印數十部，後屬湖北陶子麟影宋刊板，
登諸《蜀賢遺書》之首，未幾，涵芬樓創印《四部叢刊》，又取宋本縮印，列
入其中，從此千百本流行於海內外，區區傳古之願得以大償，寧非幸歟！」（頁
一〇一七）遂心的喜悅，溢於言表。 
廣傳善本，以杜謬種。在亂世中面對圖籍的散佚傳存，更有其積極面。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 張元濟、傅增湘著：《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3 年），頁 28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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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與張菊生，一南一北，於善本之蒐輯，不遺餘力，作為《四部叢刊》之發起
人。印行事宜，往往見於往來書札。張菊生輯印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，其中
《南齊書》、《魏書》、《南史》、《五代史記》等即為沅叔鄴架。菊生亦嘗
為傅老印行《百衲本資治通鑑》、《陳伯玉集》、《北山錄》等書。無論板式、
紙張、校勘、描潤，悉用心經營，此皆實際作為，期使善本得以流傳。 
輯印之本，固可以原本影印覆刊，但亦需校勘文字，以求精善。故其校記
雖連篇累牘，亦載錄於《題記》中，甚或有迻錄於叢刊本之後者。至於孤本行
世，其撰者之生平，書之大旨得失，亦必紹介之，此提要之體制當見於題跋記
中。 
由論及板本之遞藏源流，以見某本之精善。又為精益求精，故藉精善之本，
再加精校。進而謀畫出版，化身千百，以廣流傳。此皆求善本能為大眾所利用，
而吾國之文化能因以不墜。 
如此看來，傅老的《題記》就時代背景而論，其意義益見彰顯。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 張樹年主編：《張元濟年譜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91 年），頁 173。 
 同註，頁 81、123。 
